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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殿封

“灶火不旺，难打胜仗”。抗战中，冀鲁
边区八路军和地方部队的被服厂、兵工厂、后
方医院为部队“输血供氧”，在夺取抗战胜利
中立下汗马功劳。

敌后被服厂———
有了自办厂，不愁没衣穿
天高云淡，金风送爽。1938年秋的一天中

午，李树基快步来到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
纵队后勤部刘印扬副政委住的乐陵县城一个小
院，刘印扬正在门口来回踱步。

“报告，副政委您找我？”
刘印扬伸出手亲热地说：“你是李树基同

志？来，屋里说。”
30多岁、中等个儿、胖瘦适中、眼睛发亮

的刘印扬一口南方话。李树基听同志们说，这
位红军干部很会带兵打仗。两人进屋对面而
坐。“李树基同志，组织决定调你到军需股当
股长……”

李树基听了心里凉了大半截。自从他所在
的抗日救国军“第31游击支队”整编进入挺
纵，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他甭提多兴奋了：
在八路军大部队，我可以挥戈跃马、驰骋疆场
了。想不到，叫他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当后勤
兵， 没 劲 。 李树基着急地说 ： “政委，
我……”

“我什么？我也是一个多年带兵打仗的
人，来到冀鲁边区改行干了后勤，当初我也想
不通呀！树基同志，允许你暂时想不通，不过
出了我这个屋门再不通就不行了。不要以为后
勤工作不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干起
来也是个大有用武之地的战场。”

军令如山。李树基不情愿地点头答应。
刘印扬接着说：“你是本地人（河北沧

州），比我这侉声拉调的南蛮子强多了。按你
们当地话讲，这叫本地蝼蛄本地拱，这回就看
你这沧州蝼蛄拱起拱不起来了。”说完，哈哈
大笑。

转眼，秋风扫落叶，寒气催冬来，战士们
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

李树基走进城里唯一的一家裁缝铺，50多
岁的掌柜赵洪升带着几分惊慌让座斟茶。李树
基说：“赵掌柜，你知道，抗日打鬼子大家要
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我们想请你
给做棉衣，按市价付款。”

赵掌柜干脆地答应下来，连声说：“八路
军将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浴血奋战，英勇捐躯，
我出这点微薄之力还能要报酬？”

“哒哒哒”，三四台缝纫机昼夜生产，第
一批棉衣做出来了。

这时传来情报：日本鬼子回兵后方已越过
津浦铁路，正向乐陵扑来。纵队机关、边区抗
日政府决定撤出乐陵县城，转移到乡村去。

李树基跟赵掌柜商量说：“你看能不能把
裁缝铺搬到乡村继续做棉衣？”

赵掌柜收了第一批棉衣款，见八路军纪律
严明，说到做到，从而信任八路军。他犹豫了
一下说：“李股长，我听你的，裁缝铺跟你们
一块走。”

裁缝铺搬到乡村，后勤部从天津买来几台
缝纫机，招收了新工人。工人们都是穷人家的
子弟，跟战士们一起生活，工余学习、上课，
逐渐提高了觉悟。他们说：“战士打仗没有
钱，我们做工也不要钱，要钱不光彩。”

赵掌柜终究吃不了苦，提出回县城，工人
们都不愿意跟着回去。见此，他狠狠心把缝纫
机全部作价卖给了部队。之后，纵队又买来一
批缝纫机，增加到20台，七八十名工人，建立
了自己的被服厂。

每批衣服做成后，各村妇救会发动妇女帮
忙做钉扣鼻、锁扣眼等细活。她们在村子里找
一处闲院子，或者大一点的闲屋，铺上几领新
席，把青年妇女召集来，分发给大家做。她们
灵巧的双手三攀两网，一件衣服的扣鼻、扣子
做好了。做一件衣服的细活，被服厂付给二分
钱。可是，她们哪个也不是奔着这二分钱，七
嘴八舌地抢着说：“这钱捐给战士们买菜买
肉，吃得饱饱的，可劲打鬼子。”

然而，被服厂只能保障一小部分服装供
应。寒风吹，雪花飘，这时还有一部分战士没
有棉衣。李树基看着心里难受极了，战士们却
乐观地说：“有了被服厂还愁穿不上棉衣，一
听到‘哒哒’的机器声，心里就暖乎乎的。”

让李树基和战士们更加温暖的，是冀鲁边
区村村寨寨都有“被服厂”。抗日县政府给根
据地民众发放贷款，区、村妇救会组织妇女们
买棉絮、纺线、织布、做军衣。走进各村大
街、庭院里看吧，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啊！这
里，几个姑娘在纺线，“嗡嗡嗡”，纺线声如

蜜蜂采蜜辛勤地飞舞于花丛中；这里，几个小
媳妇在镶机，她们手里拿着线轴子来回小跑
着，那扭动的腰肢，轻盈的步子，不亚于优美
的舞蹈；阔屋、偏房里，中年妇女坐在织布机
上脚蹬连缯板，织梭手中飞，卷布轴在“哐
当——— 当，哐当——— 当”节奏声中越缠越厚；
炕头上，婶子大娘们飞针走线做衣裳。

李树基到集上买布，八路军公买公卖赢得
信任，每次伞蓬一撑开，卖布的妇女们呼啦一
下子围上来，麻雀样地喳喳着：“同志，你们
在集上转转看，没有比俺这布更好的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看看俺的布。”

李树基看着这情景心里滋呀！算盘子一响：
收布了！

每次收布，都有青年人自愿给他们当“义
务收布员”。在黄夹镇集上，有个英俊青年每
集来帮忙。他很内行，哪是干织布（梭线不湿
水，这样织出来的布线稀不结实），哪是湿织
布（梭线湿水，这样织出来的布线密结实），
哪是浆线布（经线用稀面粥浆），哪是熏染布
（成品布用硫磺熏白），一看便知。他量布不
用尺，张开双臂一庹一庹，就知道尺寸多少，
一匹几十丈长的布竟不差二寸。李树基付给他
工钱，他不要，便给他买包子吃。这些“义务
收布员”，后来大都参加了八路军。

鬼子频繁扫荡，不断派出暗探四处寻找被
服厂的踪迹。被服厂缩小目标躲避搜查，把裁
剪、缝纫、印染分散到几个村子里，生产改在
夜间，天一亮再把布匹、衣料藏好，把缝纫机
拆卸开分别藏进草垛、夹皮墙里，埋进土里。
有时情况十分危急，便把缝纫机头擦上油丢进
水湾里，敌人走后接着干。

1942年春节前的一天，三个伪军突然闯进
裁缝住的院子里，抬腿就要往东屋走。东屋里
有刚裁好、没来得及运走的一大批布料。紧急
关头，房东大爷急中生智，一边向裁缝发出暗
号，一边把伪军让进北屋，然后把自己准备过
年宰的两只鸡塞到伪军手里。三个伪军像叼到
骨头的狗，乐颠颠地走了。

环境越来越残酷。1943年深秋，被服厂转
移到乐陵县后宁寨一带。这天天亮前刚把缝纫
机分藏进村民的地瓜窖里，鬼子就闯进了村，
搜去17台缝纫机和部分单衣。同志们急得搓手
跺脚，有的呜呜哭起来。李树基赶到后勤部向
刘印扬汇报，心咚咚咚地跳着，准备着挨批评
和受处分。

刘印扬听后自然掂得出遭受损失的分量，
但他显得很轻松的样子说：“嗳，我当什么了
不起的大事呢，闹了半天丢了几台机器。”李
树基知道首长是在忍痛安慰他，越不批评，他
越难受，忍不住抽抽嗒嗒哭起来。

刘印扬哈哈大笑说：“好，如果能哭来机
器，咱俩一块哭，发动机关干部、战士一块
哭。”他拿起毛巾给李树基擦去泪水开导说：
“敌人能把机器搜去，我们就能把它夺回来！
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要准备作出最大的
牺牲。”

李树基昂起头：“首长，不论有多难，我
一定把被服厂办得更好。”

冀鲁边区八路军的被服厂在严酷的斗争中
顽强地发展起来。

敌后兵工厂———
没有枪炮我们自己造

七七事变后，宁津县抗日便衣队负责人郑

志英（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山东省委党校任职）、
王金策（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枣庄矿务局任职）带
着人马加入了冀鲁边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后改为“第31游击支队”）。二人见队伍兵多枪
少，有些枪缺胳膊少腿不能用，赶到司令部驻地
南皮县寨子镇黑龙村，向司令员邢仁甫（后叛变）
建议说：“战士两手攥空拳、手持一杆破枪怎么打
鬼子？我们建个兵工厂，自己造武器。”

司令部最后议定，由郑志英、王金策、王振
汉、郭秀岩、陈道和等5人筹建修械所。他们很快
动员了40多人，几天后，修械所从宁津县双碓村
转到乐陵，凭借仅有的几把锉刀、锤子、凿子和几
块磨刀石，开始锉锉磨磨维修坏枪。

郑志英、王金策一心办成兵工厂。1938年夏
天，王金策在庆云县联系了10余名工人，返回乐
陵途中被“伪满洲自治联军挺进师”刘佩臣部伪
军骗到毛圈村扣押，囚禁几十天，遭受了非人折
磨。抗日民主政府多次交涉无果，“第31游击支
队”派出白连长打入敌人内部营救，被刘佩臣发

觉枪杀。
初秋，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

冀鲁边区，头一仗便是攻打驻毛圈刘佩臣伪军，
半小时全歼敌人，活捉100多人，缴获枪支120多
条，刘佩臣逃跑，解救出王金策等人和40多名抗
日干部民众。

经历生死，王金策意志倍坚。他对郑志英说：
“没有技术人员办不起兵工厂，咱老家那一带小
炉匠多，我回去招人。”此后王金策从王壕、大郭
家等村招来近百人。

王振汉原是南皮县秦村铁厂工人，他对郑志
英说：“一闹鬼子，铁厂停产了，我去跟厂主说说，
把机器、工具折价卖给咱们，他若不卖，借给也
行，将来还机器或付款。”

正在这时，八路军打下宁津城，缴获敌人一
批枪支，其中许多枪支敌人在投降前破坏，部队
领导通知修械所从速修理。于是，郑志英、王振汉
立即前往秦村铁厂联系机器，八路军五支队支队
长曾国华派张连长带着100多名战士前往。

郑志英同厂主刚谈妥，可能有人向驻吴桥县
枣王庄的“国民党河北省民军第二路”张国基顽
军送信，他们派来6个士兵阻挡，硬说铁厂机器早
已借妥了，已归他们所有，不准拉走。郑志英质问
说：“你们跟谁说定了？厂主就在这儿，他怎么不
知道？若是你们早说定了，厂主还能给‘一个姑娘
找两个婆家’？”

顽军士兵语塞。
张连长手握匣子枪，朝战士们一挥手：“装

车！”战士们齐声响应：“装车！谁敢阻拦连他捎
上！”

顽军士兵一看这阵势，慌忙从后街溜走了。
机器、工具装了三大车，此时太阳西斜。秦庄

离张国基的驻军很近，大家顾不上一天没吃饭，
迅速离开，半夜时分走到宁津县境内的坊子街，
这才松了一口气。此时人困马乏，一个个累得东
倒西歪，众人吃点东西、喝口水，有人提出在此过
夜天亮再走。张连长断然说：“不行，再累也不能
中途住宿，以防万一，天明必须赶到县城。”

拂晓时分，张国基的人马追到坊子街，扑空
而回。

在宁津歇了一天，郑志英他们奔赴乐陵县杨
安镇，立即整理机房，安装机器。这天，挺纵司令
员肖华来到修械所，看了机器、厂房高兴地说：

“我们就要有自己的兵工厂了。没有枪，没有炮，

不但让敌人给我们造，我们还要自己造。今天，我
送来一位指导员和你们一起战斗。”说着，他把杨
晋介绍给大家。后来，杨晋提升教导员，肖华又派
来杨云章接任。杨云章同杨晋一样，与工人同吃
同住同薪水（每月一元零花钱），每天菜金五分
钱，还比工人低二分钱。杨云章给工人讲政治，讲
军事，组织习功练武，他又成为最关心兵工的带
头人。

300多人的兵工厂成立了，挺纵司令部从当
时的友军“曹五旅”部“借来”曹立贤技术师担任
厂长，“曹五旅”还支援了技术员和翻砂工具。
1939年冬，兵工厂迁到黄夹镇，从此开始制造手
榴弹、地雷，打造刺刀、二水子弹，修制迫击炮、平
射炮。

日寇残酷剿杀冀鲁边区根据地。1942年春
天，兵工厂化整为零，跟随部队转战。他们在各县
设立原料供应、弹药转运站，挖地窖、地道储藏物
资，组织人员夜间肩挑人抬，车推驴驮，将枪械弹
药送到部队。

1943年6月30日，邢仁甫指使手下杀害冀鲁边
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等8名干部战士，叛变投敌。秋
天，邢仁甫派跟随他的潘自强，和在邢叛变后局
势动乱吓得精神有毛病的李白毛（因青年白发得
其绰号）找到兵工厂。潘自强劝王金策说：“跟着
老上级邢司令走吧，上盐山县海边重建根据地，
边区的主力部队不久都会向邢司令靠拢。”

潘自强说着拿出邢仁甫写给王金策的信：
“……今念及老同志共同开办兵工厂之功，望快
回头，带领全厂兵工机械往盐山海上安家，别在
内地受洋罪了。现在你们兵工无论如何出力，上
级也不会高看的。如来盐山，一定给予高官厚禄，
如不来，将来必有大祸临头，那时悔之晚矣。”

王金策看信后气愤地冷笑一声说：“你们上
了邢仁甫的当了，他杀害革命同志，分裂革命队
伍，好端端的队伍让他给破坏了，真是罪大恶极。
我劝你俩赶快回头，跟着边区党委走，跟着刘贤
权（代）司令员走，要不然，你们真的大祸临头
了。”

潘自强、李白毛二人听了目瞪口呆，傻里傻
气、癫癫狂狂地各自跑回老家去了。据说，后来二
人都患精神病而死。

1944年春的一天，振华县十里庙村青年交通
员孟传训得知驻乐陵的兵工厂等料开工，心里非
常着急。这时，烈属邢万英嫂子告诉他：“听保长
说，双碓据点来了大批鬼子汉奸，可能又要扫荡、

抓人，你赶快想法把料运过去。”
当天晚上，孟传训查看行动路线，他正要从

房庄跨过洪沟时被一群日伪军抓住，从身上搜出
了小手枪。

鬼子把孟传训带到程庄，逼问八路军住
处、人名、活动地点和存放军械物资的地方，
孟传训闭口不言。鬼子软硬兼施地说：“只要
你承认一点，就饶了你，说一句话就给你松
绑。再不说话，死了死了的！”孟传训两眼怒
视着敌人还是一言不发。鬼子气得暴跳如雷，
对孟传训吊打、压杠子、灌辣椒水，折磨得他
死去活来，可他始终瞪着眼，咬着牙，一声不
吭。第二天，孟传训英勇就义。十里庙离双碓
据点仅三华里，住着抗日工作人员，藏着一大
批军用物资，孟传训用他的生命保护了同志们
和这些物资。

八年抗战期间，冀鲁边区兵工厂修复各种
枪支约计万余支，制造手榴弹、手雷、枪榴
弹、地雷、刺刀几十万枚（柄），还有大量二
水子弹。特别是他们修制的迫击炮、自造的大
型平射炮，射程轰炸威力很大。1945年八路军
攻打泊镇据点，鬼子的工事特别牢固，射击不
顶用，手榴弹、手雷靠不上，半天打不开。兵
工们把平射炮抬上去，震天动地“轰”的一声
响，一下子把岗楼掀了个底朝天，顿时火光四
起，战士们趁机冲杀，收复了泊镇。

抗战胜利后，兵工厂大批干部调往各地执
行新任务，300多名兵工留在乐陵城西南杜刘尹
村建立兵工厂，300多名兵工跟随山东军区转到
沾化县大、小牟家另设新厂。

敌后医院———
多救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杀敌力量

“这原野曾流遍了英雄的血，多少战士为祖
国作了光荣的牺牲，和敌人一同倒卧在战场
上……”《勇士骨》的歌声，是单光涛看鬲津
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王道和（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
党委委员）给他的信时，在脑海里蓦地响起
的。

王道和信中言辞恳切：“……时值抗日战
争艰难之际，我抗日军民天天流血，伤病员急
需救治，如果你能出山，则伤病员幸甚……”

单光涛对送信人鬲津县抗日民主政府行政
科长高汉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沧州地委书
记）说：“你转告王县长，我坚决响应共产党
的号召，坚决为抗日救国出力，志愿竭尽全力
为伤员服务，多救治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杀敌
的力量。”

单光涛原来在张学良部下做卫生工作，西
安事变后回到家乡宁津县大单村开办私人诊
所，他经常给八路军伤员治病，因此与王道和
很熟。单光涛接受王道和的邀请，1940年秋季
的一天上午，他来到鬲津县（1940年由宁津、
南皮、东光、乐陵4县各划出一部分组成，1946
年撤销）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人未进屋声音先
到：“王县长，我向你报到来了。”

王道和正跟伪顽分子送其绰号的“曹城
隍”（一区区长曹茂先）、“姜阎王”（四区
区长姜思民）、“徐小鬼”（三区区长徐金
锋）、“郝绵羊”（二区区长郝建寅）4位区长
议事，4位区长都是对敌冷酷无情，视民如己父
母，待兵亲如兄弟的主儿，他们见是单光涛来
了分外高兴，呼啦围上来：“哎呀，可把你给
盼来了。热烈欢迎你加入抗日队伍，坚决支持
你建立伤员医院，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什
么给什么。”

王道和站在一旁笑着说：“单大夫你都听
到了吧？他们替我表态了。”

单光涛被这热烈的场面所振奋，双手合抱
拱手作揖，慷慨激昂地说：“鄙人不慧，有志
抗日，愿与各位共同抗日报国。”

王道和早已筹划于心，他趁机说：“我宣
布：鬲津县后方医院成立。由单光涛大夫任院
长，县大队战士肖玉楼给你当勤务员，李栋任
事务员，其他人员由你定。”

单光涛说：“我动员了私人诊所的单维山来
当医生，三区财粮干事张阜如（建国后曾任宁津
县卫生防疫站站长）同志曾经从师学医，请把他
调来任护理班长，再选招二三十名愿意学医、有
文化的青少年，边干边学当卫生员和护理员。”

“好！”王道和干脆地答应：“我再派张
维山担当医院的侦查员，负责敌情侦查。”后
来又派阎成担任医院的管理员，负责伤员的食
宿及其他供应工作。

后方医院每天收治伤员20多人，多时30多
人，其中有抗日民众，有县大队和区中队战
士，有八路军大部队指战员。轻伤员在门诊治
疗，重伤员住院治疗。所谓住院，都是住在村
民家里，选择住房较多的农户，动员出一间屋
做病房，一户住一个伤员，医护人员按时巡回
检查治疗。医院不发被褥，每到一村，医护人
员拿着“借物记”到村民家去借被褥，给自己
和伤员用。每个伤员安排两名青壮年民工负责
守护，备有一块门板，两根绳子，一条扁担，
一旦有敌情，立即由民工抬起伤员转移。由于
准备充分，伤员们得到及时治疗免受损失。

医院跟在队伍后面打游击，与敌人“捉迷
藏”，经常出没于官庄、夜珠高、太平辛、张
大庄和冯庄一带。长官、大孙、黑龙村等据点
的日伪军，把医院看作“眼中钉”“肉中
刺”，多次设法摧毁医院，逮捕单光涛，都没
有得逞。敌人得知单光涛是大单村人，又去逮
捕他的家人。单光涛对此早有防备，先行一步
把家属搬到孙营盘等村一住两年。

伤员多数是“铳创”——— 枪伤、炸伤，手
术是取弹头和弹片，间有截肢手术。开始，大
小手术靠单光涛一人，连麻醉、止血、缝合等
都由他做，工作量大，而且相对延长了治疗时
间。单光涛选拔一批医务人员缺什么补什么，
立足系统学习，着眼急用先学，边学边干，边
干边学，言传身教加临床实践，使单维山、吕
十田（单瑶泉）、张阜如等人很快掌握了一项
手术医技，并独立进行常规治疗和急救措施。

日伪军严密封锁，医院药品奇缺。他们依靠
敌工站和多方关系到天津、沧州、泊镇等地购买，
用重金厚利打动一些常去敌占区的商人贩卖给
医院一部分。用量多且体积大的药品，目标大，易
暴露，转运困难，只好土法上马自制。他们把棉
花、土布先用漂白粉脱脂，再用净水脱漂，然后用
蒸汽消毒，自己制造药棉、纱布、绷带等。用猪板
油炼化代替凡士林，配制各种软膏和油纱条。伤
员换下来的三角巾等，洗了再洗，用了再用。在十
分困难的时候，出于稳定伤员情绪，甚至用红颜
色浸染纱布条（前提必须是无菌操作），顶替红汞
纱布条。

一年夏天，一区队送来一位大腿受伤的战
士，因医院频繁转移，伤员五天后才转到医
院，这期间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伤口化脓大量
生蛆，伤情严重。单光涛很心疼，对张阜如
说：“不但要保住他这条腿，一定把他的生命
从死神手里夺回来！”

单光涛第一次给这位战士清理伤口、上药
用了两个多钟头，然后找来一架蚊帐挂上阻挡
苍蝇。第二天换药时，蚊帐上趴满了绿蝇。打
开伤口一看，上面是满满的蛆虫，活像个“葵
花盘子”。咋办？生拨，伤口会很疼痛，且难
以拨净。单光涛想了个办法，他把麻醉药涂在
蛆虫尾巴上，蛆虫立刻变成白色死亡，很容易
取下来，伤口也不疼。然后对伤口严密包扎，
多层敷料覆盖，及时换药排脓。经过精心医治
和护理，伤员痊愈重返战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年75岁的单光涛回忆在
后方医院的经历，他深情地说：“在我们医院治疗
的伤员很少死亡，不是我们医术有多高，是医护
人员视伤员如兄弟。当时，每次医院转移都是伤
员走在前头，医护人员走在后头，我这个院长走
在最后头，有时被敌人追得喘不过气来。每到一
个新驻地，医护人员不顾自己劳累，忍饥挨渴，先
去查看伤员。不论是否转移，由我带头，全体医护
人员每七天每人端一盆水，亲自为伤员洗脚，形
成了制度。伤员们也把医护人员看作亲人，相互
间感情十分融洽，医患配合默契，相互鼓励共同
战胜伤病。”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环境好转，
医院不再频繁转移。单光涛从后方走上前线战
场，在一次战地救护中负伤，又回到医院。

日本鬼子投降，后方医院改编为军区医疗
一所，单光涛任所长，李宗谦任政治指导员，
驻乐陵县郑家庙（后驻高文亭村），隶属渤海
军区一军分区卫生处，是五个医疗所之一。医
疗一所医护人员从建院初期的30多人发展到200
多人，可容纳200多名伤病员。解放战争中，单
光涛一人一天做过7台截肢手术，他采用硫酸镁
加微量石炭酸静脉推注，配合特别护理，鼻饲
供热和营养灌肠等方法，治疗伤员术后破伤
风，创造了治愈率高达67%的疗效。不久，医疗
一所精简随军南下。

■ 红色记忆

李树基昂起头说：“首长，不论有多难，我一定把被服厂办得更好。”

郑志英、王金策建议说：“战士两手攥空拳、手持一杆破枪怎么打鬼子？我们建个兵工厂造武器。”

单光涛感动地说：“我坚决为抗日救国出力，志愿竭尽全力为伤员服务。”

打日寇，这里也是战场

边区妇女为八路军做军衣

边区修制的迫击炮

被服厂女工在纳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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